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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聞 

 

 

【記者曾觀星台北報導】新北國中八年級楊姓女學生前日晚間疑似課業壓力

過大在家中服藥自殺，所幸送醫急救後無大礙。 

該校校長廖德祥表示，會馬上指示校內老師們加強對學生情緒輔導，並請老

師們加強與學生家長的溝通，以便瞭解學生正常之身心發展。 

另該校學生家長會長王友善亦對楊姓女同學的意外深感震驚與遺憾，將前往

探視後瞭解狀況再研究後續該做的事，如楊同學家有需要，必定會提供適當之協

助。王會長建議校方眼前當務之急，就是趕緊教導同學正當的紓壓方法，以及進

行生命教育，使學生明瞭生命之可貴。 

由於近來有研究指出，家庭關係欠佳、家庭收入低和傳媒過度渲染報導自殺

新聞的手法，都影響到青少年的自殺傾向。青少年自殺比率確實逐年提高，愛生

醫院自殺防治中心許明天呼籲媒體千萬不要在這類新聞上大作文章，他也呼籲大

眾，有些人的生存的確是很辛苦，但是苦是可以尋求協助解決的，生命可貴，活

著看明天才有更多希望，要隨時關心自己身邊的親友，一個急時的談話鼓勵，都

有可能挽回一樁悲劇。有關此事件，教育當局也非常關注，已於昨日緊急發函給

各級學校，務必加強學生之心理輔導，以避免憾事重演。 

 

 

 

 



2、神秘微笑背後 

 

沒有人知道楊欣心為何自殺的。 

她的家人不肯多談，她的班導師倒是向來訪的記者表示：「她功課向來都是

保持在前三名，可能是這次段考退步到第四名，自我要求太高，壓力太大，所以

想不開自殺的。」 

猜測一個人發生的事情，好像一種熱門遊戲般，迅速從楊欣心的班上，然後

整個校園內蔓延起來，成了沸沸騰騰的話題。 

流傳最多的謠言是：「聽說是她交往的那個學長劈腿，害她失望傷心。」 

隨著謠言滿天飛，那個九年級學長──林健森，為何用情不專也成為追逐臆

測的話題了，傳言紛紛落落，起起揚揚，像秋山林間積累的落葉。可是成堆的謠

言中，真相是什麼始終不明。 

這個秋天，楊欣心的蕭瑟心境，她為何年紀輕輕卻想走上絕路尋死，完全沒

有人瞭解，包括她的家人亦全然不知。 

像楊欣心這樣的女孩在學校很難不被關注的。雖然相貌不是特別漂亮出眾，

不過總是穿著合宜，沒有刻意打扮，清純潔淨又舉止文雅，加上學業成績突出，

才藝也出色，既會畫畫又能吹直笛，即使不活潑外向，常常是安靜很少與人主動

交談的姿態，但她清秀細緻的臉上掛著淺淺淡淡的笑，不致於冷漠不可親近，輕

聲細語、條理分明的談吐，還是使同學不分男女都主動想跟她攀談做朋友。楊欣

心的人緣算不錯，但要舉出誰是她真正的知心朋友，卻又打著燈籠也找不著的難

說。 

曾有一次，美術課上，美術老師講解著達文西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他

忽然叫起楊欣心，告訴全班：「老師覺得，欣心的笑容很像這幅畫，隱藏著一些

神秘未解。」 

此話一出，全班當然熱鬧地討論起楊欣心神秘的笑容，惹得楊欣心羞紅臉，

宛如一株被觸碰到的含羞草低垂縮身。 

「幾百年來，許多藝術學者、歷史學者都想破解蒙娜麗莎神秘微笑的背後意

義，可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正確答案。」美術老師正經地說，接著制止了同

學無邊境的討論，回報給楊欣心一個似乎是歉意的微笑。 

即使感覺和楊欣心比較親密的朋友許美菁，也覺得事發太突然，完全沒有任

何徵兆可尋，例如楊欣心她從來不曾向人吐苦水說心事，好像煩惱從不上身；如

果說青春期中最困擾這群少年少女的學業壓力、迷惘愛情、與父母溝通和友誼變

動，在許美菁看來，也都不存在楊欣心身上似的，她的身上就像有種奇妙的絕緣

體，阻隔了一切惱人的事，使她總是一貫嫻雅安靜的巧笑以對。 

這次段考楊欣心成績掉到她從來沒考過的第四名，但許美菁注意到，其實她

一點也沒有變得愁眉不展或悶悶不樂，不像常和楊欣心競爭前兩名的李鳳儀，有

一次也是退步考到第五名，馬上哭成淚人兒，淚眼汪汪維持了整整一個上午。 

楊欣心還是冷靜，還是笑瞇瞇。因此許美菁覺得導師的判斷，真是完全的外



行，直讓人覺得她像新來的老師，一點也不瞭解學生。 

那麼，楊欣心為何自殺？許美菁猜不透，她傷心的避開同學的八卦談話，一

個人躲到學校操場邊的老樟樹下，默默向上天祈禱要讓楊欣心平安無事。 

許美菁回憶著事發的星期四那一天放學後，楊欣心和她說：「今天我媽生日，

所以請假不去補習了。」她們分手時，楊欣心什麼異狀也沒有。 

楊欣心自殺那一天晚上，若不是媽媽來敲門要她下來吃生日蛋糕，發現久久

無回應狀況不對勁，才破門而入，抱起已臉無血色昏迷不醒的楊欣心，急忙將她

送往醫院急診室，經過一番急救，總算把命撿回來。 

躺在病床上，吊著點滴，麻木無覺、臉色慘白的楊欣心，意識還沒完全恢復，

但心跳和血壓已漸趨正常。守候在急診室外的媽媽，在長夜漫漫中流乾了眼淚，

帶著淚痕，累癱在冰冷的塑膠椅上。午夜後有一個中年男人出現，他叫醒楊欣心

的媽媽。 

「孩子出事了，你為什麼都沒察覺？」媽媽紅腫著眼埋怨道。 

「我睡著了嘛！」男人的口氣有些不耐煩。 

媽媽沒有再吵下去，她只是疲憊得靠在男人肩上，兩個人維持很長的沉默。 

這個男人，楊欣心叫他張叔叔，他是媽媽在爸爸過世一年後認識的男朋友。

對此事，楊欣心雖不反對，可也沒贊成，她從來沒主動問過媽媽怎麼和張叔叔認

識，媽媽也只是輕描淡寫的說，張叔叔原本是她的保險客戶，兩個人覺得有緣又

互相喜歡便在一起了。 

張叔叔的年紀看起來大概五十歲左右，頭髮已經花白，比三十九歲的媽媽大

許多，也比爸爸年長。楊欣心偶爾會想，他們在一起一點都不配。但木已成舟，

既是改變不了的事實，只好接受。楊欣心知道媽媽可能會孤單寂寞需要人陪伴，

所以才會想發展另一段感情，尋求歸宿；隨著張叔叔來家裡的次數愈頻繁，甚至

有時候住在家裡，除了被逼要做基本問候的禮貌，除此之外皆是視若無睹，不會

跟張叔叔主動講半句話。 

有人陪伴就是幸福嗎？自從張叔叔和媽媽在一起後，楊欣心常在心裡問。 

    楊欣心更想問的是，媽媽還會想念爸爸嗎？ 

    楊欣心小學三年級時，爸爸在一場車禍中不幸去世了。那一年，爸爸才三十

六歲。 

爸爸生前是個畫家，他靠教畫畫維生，可是學生人數有時多，有時少，收入

很不穩定。他當年要和媽媽結婚，起初外婆非常反對，外婆說媽媽嫁給一個窮畫

家會吃苦的，但媽媽心意已決，一再跟外婆誇讚爸爸的才華，還預言他有一天會

出人頭地成為知名的大畫家。外婆知道媽媽的個性，勸阻無效，勉強答應了，爸

爸和媽媽就簡簡單單辦了婚禮成為夫妻。婚後爸爸依然維持著教畫畫的生活，同

時努力創作，一心一意期盼實現媽媽的夢想，也是他的願望。 

楊欣心記得爸爸說過他的故事，年輕時便立下志願要當畫家的爸爸，童年時

就得過許多繪畫比賽優勝；大學唸美術系之後，年輕反叛的他，喜歡畫一些前衛，

超現實，沒什麼人看得懂的畫，而且他特別喜歡畫人的裸體，不管男人女人，光



著身子，整個身體外貌全部扭曲變形，壓縮在不同的空罐內。照爸爸的說法，他

想表現人的不由自主，想無牽掛，卻又處處受羈絆。 

有人說他很有才華，也有人憎惡他只會搞怪，後來他想兩面都不得罪，創作

技術反倒像受了約束，不敢自由揮灑，卻因此失去更多藝術創作的靈魂光彩。 

大學要畢業那一年，爸爸不禁懷疑自己沒有天份，對自己失去信心，想當完

兵之後轉業，就在那時候他遇上了媽媽。 

媽媽身上彷彿有種魔力，讓一個失志的人重新燃起鬥志。她撫慰了爸爸的

心，讓爸爸成為畫家的夢想再甦醒。 

一般人習慣用珠寶戒指做定情物，但爸爸畢竟是不同流俗的藝術家，他用心

畫了一幅媽媽的油畫像，就把媽媽的心徹底融化了。畫中的媽媽優雅閒適的坐在

一張藤椅上，化著淡淡的妝，身穿米白色的連身洋裝，裙擺還有蕾絲花邊，頭髮

束成一綹辮子，恰好成 S 型的擱在胸襟。斜倚的雙腳，白皙的腳踝露出，赤著腳，

青春窈窕像一朵沾潤著晨露的山茶花。 

聽爸爸的故事好像愛情小說裡的情節，楊欣心很著迷，在她年紀還小時，她

便覺得爸爸和媽媽的浪漫愛情故事，比王子和公主快樂在一起的童話還美麗。從

小，她最愛聽的故事，不是從故事書裡聽來的，而是家裡一張張的相片，以及爸

爸一幅幅的畫。 

因為爸爸的緣故，她幼稚園起，就對塞尚、高更、梵谷、雷諾瓦、馬奈、盧

梭、莫內、竇嘉、畢卡索、夏卡爾、秀拉、馬諦斯……這些西方畫家的名字如數

家珍，好像他們才是自己幼稚園的玩伴一樣，一一叫喚著他們的名，一一在爸爸

的帶領下去指認誰的畫是什麼樣子。 

她也喜歡被爸爸抱在他的膝蓋上，爸爸會抓著她的手，在畫布上隨意畫著。 

「好可愛呀！比米羅還可愛！」爸爸常常語調興奮地說。其實，那不過是一

堆圈圈叉叉不成圖案的線條罷了，顏色堆疊凌亂，看不出主題和表現的重心，可

是爸爸依然把女兒捧在掌心。 

不過，爸爸從來不曾期待楊欣心長大也要成為畫家，她尊重孩子，願意開明

的給予她自由寬闊的發展空間。楊欣心把畫畫當作興趣，她對自己未來的志願還

沒有太多想法。 

大部分的小孩幼年時若不是託付褓姆，再不然就是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媽

媽帶，鮮少是爸爸照顧的。楊欣心的媽媽是非常忙碌的上班族，從事保險業務，

由於她工作認真拚命，經常拿到她們公司的金鑽獎表揚。媽媽白天上班，常常是

忙到晚上八點以後，甚至更晚才回到家，因此楊欣心完全是爸爸一手拉拔著她長

大的。 

她常把爸爸的畫室當作遊戲室，可以任意在地上、牆壁上、畫紙上塗鴉，甚

至連自己的身體、臉蛋，都可以彩上顏色，爸爸從來都不會生氣。她還幫娃娃化

妝過許多角色，有時敷上白色像傳統戲劇裡的奸臣，有時漆上朱紅簡直像關公，

有時變綠色猶如妖精，有時又用全黑示人把娃娃化身成非洲黑人。爸爸任她開心

無拘束的畫，事後再牽著她髒兮兮的小手，一起走到洗手槽邊，幫娃娃沐洗乾淨，



還娃娃本來粉紅可愛的淑女模樣，再用肥皂幫她搓洗小手。 

看著娃娃漂浮在水槽的水上，楊欣心還會唸著自己編的句子：「娃娃乖，把

髒髒洗掉，變香香，冒泡泡。」動作溫柔宛如娃娃的媽媽。 

楊欣心一共有三個娃娃，一個是布娃娃，戴著一頂大圓帽，綁兩條辮子，身

穿蘇格蘭鄉村女孩的裙裝；一個是芭比娃娃，金髮碧眼，纖細瘦長，有幾套衣服

可以更換；另一個就是這尊常常被塗塗抹抹的娃娃，是爸爸從日本買回來的，留

著短短西瓜皮般的頭髮，很像櫻桃小丸子，楊欣心特別喜歡她，常帶在身邊玩，

連睡覺也抱著它，也許因為它是爸爸送的，而前兩個則是媽媽送的。家中許多玩

具也都是媽媽買的，似乎是不能常陪楊欣心的補償，可是楊欣心心底並非真正喜

歡這些玩具，她只是偶爾會在媽媽面前做做樣子玩一下而已，大半時間，所有的

玩具皆靜靜無聲的躺在櫃子裡。 

 

 

 
 
 
 
 
 
 
 
 
 
 
 
 
 


